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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 创新创业 故事
中关村街道办事处主办

中关村地区文化建设联合会承办

（上接 B1版）加拿大东南部
萨斯喀彻温省一家碳酸钾矿井在
去年 1月 29日凌晨 3点发生火
灾，火焰从井道的聚乙烯管道中
喷出，同时有毒的浓烟也开始迅
速蔓延。面对突发事件，当时正在
地下约 1公里处作业的 70多名
矿工没有惊惶失措，而是迅速向
有充分空间的可密闭的“安全房
子”转移，里面备有氧气、食物和
水，足够避难的矿工们在其中停
留 36小时，为救援赢得了宝贵的
时间。最后，6名救援人员从容不
迫地把待在井下避难所的 70名
矿工全部救了上来。

显然，井下避难所绝非浑然
天成，更不是临时抱佛脚就能造
好的。只有矿主具备了深刻的防
患意识，加上科学的人性化设计，
才能真正打造出守护矿工生命的
第一道屏障。就算矿工们懂得如
何自救，倘若没有设施齐全的“笼
子”和“安全房子”，恐怕也是凶多
吉少。

建设完善我国煤矿井下
安全避险“六大系统”

我国多数煤矿企业在避险设
备上明显投入不足，企业给矿工
配备的也只是一个救生面具，面
具能过滤一氧化碳，提供大约 45
分钟氧气。但是据测算，一旦发生
瓦斯超标，在 45分钟之内赶到升
井地点基本不可能，而煤矿的后
续救援多数都是以天计数的。缺
乏完善的紧急避险系统和必要的
紧急避险设备，是国内矿山事故
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据了解，目前国内的安全防
范措施还仅仅限于下井检查是否
存在塌方、透水、瓦斯爆炸等隐
患。只是近一两年，才开始进行对
井下避难所的讨论。由于意识理
念薄弱，投入成本高昂，井下避难
所这种独立空间的设施建造起来
难度很大。

作为一个煤炭大国，面对突
如其来的矿难，避险和施救都要
比铜矿困难得多。因此，在井下作
业场所附近和事先设定的避难地
点放置足够的救生物资等措施非
常重要。井下通风、通水、轨道等
配套设施不仅要完备，更要科技
化、现代化，用高投入提高井下矿
工安全保障水平。
令人欣慰的是，国家安全监

管总局和国家煤矿安监局在 8月
下达的关于建设完善煤矿井下安
全避险“六大系统”的通知中，要
求“煤矿和非煤矿山要制定和实
施生产技术装备标准，安装监测
监控系统、井下人员定位系统、紧
急避险系统、压风自救系统、供水
施救系统和通信联络系统等技术
装备，并于 3年之内完成”。根据文
件精神，各地正在强制推行避险系
统和避险设备的安装与建立。逾期
未安装的，将面临相应惩处。
美国杜邦公司的安全理念是

“一切工业事故都可以避免，也应
当得到避免”，矿山同样如此。而
要做到“可以避免”，一是机制，二
是投入，两者缺一不可。生命是需
要空间的，地下的空间要在地上
“预设”。如果“入地”之前没有事
先的安全保障措施，那就会矿难
频发，难以救援。

姻舒金元
有野人吗———惊动世人的考察

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和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自 20世纪 50年代
起就开始了高分子学科的研究，
经十多年艰苦卓绝的创业，到 60
年代已具相当的水平和规模。但
可惜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中所有成果毁于一旦。

1978 年的改革开放也让科
学迎来了春天，两所的高分子研
究队伍迅速重新集结，恢复了高
分子物理、高分子化学研究室、
组的建设。20世纪 80年代初在
中国科学院体制改革的大潮中，
推出了开放实验室（现为院重点
实验室）这一新生事物，至 1985
年第一批开放实验室已相继建
成运行。但被公认为是研究实力
雄厚，在国内最具有竞争力的研
究群体，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和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高分
子实验室，却与第一批开放实验
室失之交臂，这无疑成为两个研
究所的一大憾事。因此，如何筹
划运作，不失时机地争取第二批
进入院开放实验室，已成为两个
研究所高分子物理研究室的当
务之急。基于两个研究所的高分
子物理研究在中国科学院所处
的地位，考虑到任何一个研究所
单独申请均不利于我院高分子
物理研究的整体发展，便产生了
两个研究所联合筹建高分子物

理开放实验室的想法。
1987年在钱人元先生主持的

院重大项目———高分子凝聚态基
本物理问题研究学术讨论会期
间，两研究所高分子物理界的同
仁进行了沟通，并且一拍即合，取
得了两点共识：其一，两个所的高
分子物理均有很强的实力，在国
内处于优势地位，本着优势互补、
强强联合的原则，共同组建开放
实验室，可大大强化中国科学院
高分子物理在国内的竞争地位；
其二，历史上两个研究所高分子
物理研究人员便有着很好的合作
基础，可以说源于一辙，当时由钱
人元先生主持的院重大项目已经
组合了两个所高分子物理的部分
研究人员，但研究项目毕竟有其
时间性限制，而建立联合实验室
则将以研究实体的形式将两所的
高分子物理研究力量有机地结合
起来，从机构建制上为该领域的
长远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同时
也可为晋升国家重点实验室创造
机遇。随即，我们将两所联合筹建
高分子物理开放实验室的想法分
头向两所享有众望的老一辈科学
家钱人元先生和冯之榴先生汇
报，马上得到了二位老先生的回
应和支持，而且他们还为联合开
放实验室的筹建献计献策。与此
同时，我们的这一动议也得到了

两所有关领导，特别是时任长春
应化所所长的王佛松全力支持，
鼓励我们去努力争取，积极运作，
尽快使这一美好的想法变成现
实。在向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局和
高分子处汇报了具体想法之后，
得到了钱文藻局长和郁小民处长
的认同和支持，他们指出两个所
联合建立高分子物理开放实验室
是现实情况下的最佳选择，不但
提高了中国科学院高分子物理在
国内的竞争力，而且有利于长远
发展，并表示愿意和我们一起努
力，共同争取，同时对于筹建工作
给予了具体指导和帮助。

1988年两所由冯之榴、施良
和、徐懋、姜炳政等人组成了高分
子物理开放实验室筹建组。由于
双方的共同努力，筹建工作进展
顺利。但与此同时，中科院内部又
出现一种不鼓励两个单位联合建
立开放实验室的声音，原因是根
据第一批建设的院开放实验室的
经验，联合实验室在运转过程中
往往会发生诸多单位间的矛盾和
不协调。因此担心高分子物理开
放实验室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
尽管如此，我们的信心并没有动
摇，在积极筹建的同时，努力与各
主管部门沟通，反复承诺和保证，
决不会在我们联合组建的高分子
物理实验室内发生任何不协调的

现象，相反，还要以我们的通力合
作为国内的联合实验室树立楷
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争取和多
方运作，特别是在王佛松副院长
的耐心工作和极力推动下，终于
在 1988年底通过了论证，完成了
中国科学院高分子物理开放实验
室的筹建，并于 1989年正式开放
运行。其后，经过两个所实验室全
体人员长达 10年的努力工作，在
1995年和 1999年的两次国家评
估中被评为优秀实验室。

随着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的
启动，实验室进入了一个创新发
展的阶段。联合实验室瞄准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国际科学前
沿，不断凝练科学目标，加强原始
创新研究；科研队伍结构日趋合
理，青年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在科
研经费大幅增加的同时，实验室
的条件明显改善，取得了令人注
目的成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
等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共 30 多项。联合实验室于
2000年扩容晋升为高分子物理与
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004年第
三次被评为优秀实验室。

在实验室的成长发展过程
中，我们深知促进国际合作与交
流，是提升实验室研究水平，培养
研究人才的重要途径。高水平、高

层次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不仅能促
进我们了解国际化学前沿及其发
展最新动态，开拓思路，而且还能
帮助我们找出差距，提升联合实
验室自主创新的能力。为了使实
验室科研人员及研究生有机会参
与国际同行间的交流讨论，1993
年由施良和、徐懋发起，联合了日
本大阪大学小林教授，美国麻省
大学徐晓林教授，在北京举办了
有中外学者 40 多人参加的第一
届国际高分子物理学术会议。会
议规模虽不大，但学术交流气氛
很好，受到中外同行的欢迎。此后
实验室在国内举办了系列性高分
子物理学术会议，在中国科学院支
持下，与美国 Akron大学程正迪教
授、日本九州大学尾山教授、德国
马普高分子所 Wegner 教授等合
作，迄今为止已成功举办了 8届国
际高分子物理学术会议，会议规模
也发展到 300多人，并已成为国际
上有影响的系列性学术会议。此
外，自 2004年以来还举办了三届
国际高分子化学学术会议，对推动
我国高分子界的国际学术交流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
回顾改革开放 30年来，尤其

是实施知识创新工程 10 年来实
验室的成长和发展，我们感到由
衷的欣慰和喜悦，并诚挚地祝愿
实验室的明天更加绚丽和辉煌。

在科学的春风中沐浴成长
姻金熹高 杨德才

惊动世人的考察是在 1995
年。就在这一年的 4月 25日，中
国珍稀动植物综合科学考察队
拉开了对神农架野人进行考察
大规模活动的序幕, 这是一次大
胆的但却有事实依据的科学考
察,不仅有着 1977年起的野人考
察成果, 更为重要的是有多年多
人对野人所见的报告。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一次的
考察不仅规模大, 考察的专业人
员也比较多,占 30%以上,他们来
自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等科研单位和大专
院校, 带队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贾兰坡, 还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黄万波、
袁振新等。

考察的活动分为三个步骤：
一是以专家组对考察线路进行
摸底调查, 目的是要找到野人最
有可能出现的地区；二是实地考
察, 在最有可能出现野人的地方
找到野人及其住所、标本,并想法
吸引野人；三是专业性考察,即对
传闻中的人形动物进行考证 ,弄
清楚它们的生活习性和生态环
境。

可是，后来的结果似乎不太
令人满意，没有看见野人，也找
不到野人的居住地，收集到的是
不少的植物标本和 20多种古动
物化石。但科学考察队还是作出
了结论：一.神农架确实存在适宜
于野人生息繁衍的生态环境；二.
70 多年 360 人发现的 114 起野
人目击事件说明，目击者将熊、
猴类误作野人的可能性甚微；三.
野人确实存在过，但现在存在的
数量不多；四.如果有野人存在，
其血缘关系比大猩猩更接近人
类。

这是一个不明确但却是一个
正确的结论。可惜，这个考察是
在中国的神农架而不是在北美
洲；可惜，这个结论是中国的而
不是美国的科学家作出的。那
么，让我们来进一步揭开野人的
面纱吧!

我们先归纳所见野人的基本
特征:一 .像人一样的直立行走；
二. 与其它灵长类动物一样身上
长满毛；三.没有尾巴；四.绝大多
数是个体出现；五.体形超过人，
但像人形；六.脚印像人的，但要
大得多；七.出现的地点多在丛林
中，也有在平地或高山出现，如
雪地里。

要揭开野人的面纱，首先就
要揭示野人的毛发，因为，所有
见到的野人都是全身毛发，而人
类却没有毛，那么为什么人无毛
而野人有毛呢？

在《人是从哪里来的》和《人
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两篇文章
中，我们谈过，直立行走是人类
独有的，任何动物都不能够直立
行走，少数动物如灵长类也只有

在特定的环境中才有直立，如往
上攀缘或搏斗时。从而，我们了
解到，为什么见到的野人给所见
者的第一印象就是像人，就是因
为这野人与人一样是直立行走
的，并且面部像人，所以，所有的
动物包括熊、猴、猩猩都在野人
的排除之外。中国考察队的结论
是正确的，即目击者将熊、猴类
误作野人甚微。

甚微是保守，不是“微”，而
是根本就不可能。

正是野人与人一样能直立行
走才是人，正是野人全身是毛才
是野人。因为人在进化中已经是
由有毛变成了无毛。这个进化是
在猿人从打制石器到磨制石器
的过程中完成的，其中以火的使
用最为关健，而只有火的使用才
能改变人的体质，从而改变人的
毛基质。你一定不曾想过，甚至
也会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钟
情于街头小摊的烧烤，你也许想
过，或者总是不明白，为什么肯
德基如此诱人？因为喜食火烤食
物，是人的进化所带来的饮食天
性，炖、煮、炒等全是进入到农业
社会有了器具后才会有的。最初
使用火，就是用这种烧烤，生肉
烧烤后变成了熟肉，虽然香，虽
然文明，却使得猿人慢慢地失去
了他们御寒的皮毛。烧烤后的食
物改变了食物的营养成分，也改
变了毛囊的生长发育，不同的饮
食结构带来不同的内分泌是显
而易见的。除饮食结构外，不可
能有任何外在或主观因素能够
使毛囊的生长发育得以改变，在
人的进化中尤为如此。

正因为火的使用使得生肉成
为熟肉，而熟肉的味觉反过来又
刺激人的饮食，在所有的动物进
化中，食性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熟肉的味觉胜过生肉，从而，扩
大了人类对肉的需求，又促进了
狩猎工具的进步，长矛、弓箭的
出现使得人类的食肉越来越多，
人类从最初的食草为主过渡到
动植并举的新时代。

火给人类带来重大的进化是
显而易见的。随着火的普遍使
用，随着饮食结构的改变，毛发
的生长受到了抑制，人在自然界
的生存受到了考验，一是为了更
好的生存，必须要有一定的住
所，才能抵御风寒，于是在原始
社会后期，也就是火的使用 100
多万年以后，人类必须找到避寒
之地，如大树下、树洞、岩洞、山
洞等；二是在原始社会后期，有
了用树皮、兽皮遮身用以代替已
脱去的毛发。而野人却没有这样
一个进化过程，所以，它们满身
是毛。

那么，野人为什么又像人呢？
野人像人最主要的就是它直立，
四肢一直立，前肢自然下垂，后
肢负荷。行走如人一模一样。直

立行走是猿人在树栖生活中形成
的，几乎所有的爬行动物在树栖
生活中都能够直立，这是由于在
树的攀缘中自然形成直立，但是
所有树栖的动物包括灵长类都不
能够直立中行走，因为，行走中
前肢必须要手中有物，才能长期
行走而最后形成习惯成自然。只
有猿人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
由于猿人的姆指能与其它四指对
握，从而能够前肢握住木棒而直
立行走。因为手中有木棒，猿人
就更不怕食肉动物，所以，猿人
就能够从树栖到地栖，就能够在
地面上生活，在地面上生活时要
砍下树枝做木棒，就自然会用地
上的石头。这个过程就是猿变成
人的前期阶段。时间是约 800万
年前到 300万年前。（参见《惊人
的发现》第二辑“人类进化史”。）
后期是，猿人找不到可以砍

树枝的石头，就会用一块石头敲
打另一块石头，看有没有能敲打
出可用的石头，这个过程叫打制
石器。随着打制石器的不断积累
经验，为了使木棒更尖利，也就
是常说的长矛，用于加工木棒的
石器就必须更加锋利，这就出现
了石斧，也就出现了磨制石器，
这个过程是猿变成人的后期阶
段。时间是约 300万年前到 3万
年前。

野人正是只有前期而没有后
期，所以，它还没有完全进化成
人，但它又是人最基本的部分。
这就表现出它的是人又不是人。
是人的地方主要有：直立行走，
无尾巴、面部、脚能使用木棒和
石头；不是人的地方主要有:全身
有毛，体形大，不会制作工具，个
体活动多。

现在，我们知道了野人有毛

发，是因为它还没有进化到使用
火的阶段，那么，尾巴呢？人没有
尾巴，野人也没有尾巴，为什么
野人与人一样都没有尾巴？因
此，要揭开野人的面纱，还必须
要揭示尾巴。要知道野人为什么
没有尾巴，就一定要知道尾巴是
怎样来的，尾巴是做什么用的？
动物尾巴的出现是在器官形

成之后，它是动物运动的产物，
也就是动物在前行中由于力的
作用使得身体的后面出现了尾
巴，运动中力越不平衡尾巴就会
越大。因此，你可以看到不同的
动物尾巴的长度不同。反过来，
尾巴越大平衡的作用就越大。因
而，所有的尾巴基本的功能都是
平衡，这也是尾巴主要的功能。
尾巴的其它功能都是次要的，都
是动物在进化中也就是在生存
活动中所带来的后续功能，如有
的动物可以用尾巴扫荡它物。
人在从树栖的爬行到地面直

立行走的过程中改变了身体平
衡的方式。那么，人在一开始的
直立行走中是靠什么来平衡身
体呢？靠手中的木棒。正是人在
进化过程中从靠尾巴平衡，变成
了用木棒平衡，所以，人由于长
期携带木棒从而使得人类形成
了完全的直立行走，木棒的平衡
作用自然就变成了手。因此，你
可以发现，走得越快、跑得越快，
你的双手也就动得越快，手代替
了尾巴的平衡功能是确信无疑
的。正因为人的尾巴失去了它的
功能，尾巴在人体中就成了无用
的东西，并且尾巴还妨碍人的生
存活动，因为，人不可能从早走
到晚，必须坐下休息。这样，尾巴
就一定会退化，所以，尾巴的退
化是在人类直立行走中出现的。

野人能够直立行走，它就一定没
有尾巴。

在这里，我们还须重申进化
机制，进化是有其机制的，并不
是一句“自然选择”就可以的。进
化，它是按照自然法则来进行
的，物种的进化根本就没有选
择。决定动物进化的是机制，这
就是：动物的生理机能与环境的
共同作用，动物的生理机能得到
环境的支持就进化，反之，就要
退化。所以，各种动物的千差万
别源于它们各自不同的生理特点
是否受到环境的支持。
我们在论说自然法则时说

过，自然法则的一个重要部分就
是它的群体性，任何一种动物都
不可能是孤立的，所以，科学家
会说种群。野人的数量不仅分
散，而数量又特少，这不可能是
一个种群，也不可能是其他灵长
类动物，因为，世界没有也不可
能有任何动物能够直立行走及跑
动。唯一的就是：这些野人是我
们祖先的兄弟姐妹的后代，他们
离群了，成了孤独的一伙儿，或
孤独的一家或孤独的一人。野
人，让我们为他们悲伤。他们为
什么会离群？从什么时候离群的?
离群，这是动物常有的现象，狼
会离群，鸟会离群，就连当代人
都会离群，因为，厌倦复杂社会
生活的人大有人在。

2009年 8月 30 日，英国《星
期日泰晤士报》就报道了一个美
国人离群的现代版，丹尼尔·苏
埃洛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名
小职员，2001年，他厌倦了那种
金钱的社会生活，要做苦行僧，
跑到一个小山洞过起了隐居生
活，他不使用货币，靠野生的植
物及动物过日。毫无疑问，在生

存活动中动物会或多或少的有
离群，而我们的祖先由于在进化
中的特殊性，就更容易离群。
制作工具与狩猎是集体劳

动，又有分工，特别是第二阶段
的劳动，更复杂化，更精细化，极
少的猿人不能或无法适应这种
劳动从而就会离群。而野人基本
上是没有进入到第二个阶段，野
人最多只能简单地使用天然石块
来砍削木竹，所以，有人会发现有
的野人能够用竹木搭建简单的用
具，而绝不可能使用长矛。因为使
用长矛的时期已经是猿变成人的
第三个阶段，也是制作工具的第
二个阶段。这也是我们所说的约
180 万年前到 ３ 万年前这段时
期，这段时期有两个主要特征：一
是火的使用，二是磨制石器，因
此，野人与人类相离的时间一定
是在约 180万年前。
正因为有极少的猿人会离

群，他们就不是和所有的猿人一
同进化为人，他们就只有孤独鳏
寡在野生环境生存，正因为他们
没有进入使用火的阶段，他们就
会有毛发，因为有毛发，他们就
居无定所，不是在地上就是在树
木中或在其它地方。因为他们有
毛就不会像后期的人类一样没
有毛就要住在能避寒的地方，有
毛决定了野人居无定所，无毛决
定了人类必须找能避寒避风雨
的地方，如山洞。
也正因为野人离群他们就很

孤独，并且这种孤独会随着一代
又一代的同血缘而趋向灭绝，当
一个家族剩下最后一个野人的
时候，我们就最容易碰见他，因
为一个野人很难在孤寂中消磨
时光，他就会四处游荡，寻找伙
伴。所以，你很难看到一对或一
伙儿的野人。常常几个人看到的
野人其实都是
同一个野人。
随着时间

的流逝，我们会
越来越少地看
见野人及其脚
印，因为地球上
所有的野人都
在走向灭绝，他
们不可能是一
个种群，也不可
能成为一个新
的物种，因为
他们是人类。野
人，让我们为他
们悲哀。而更为
悲哀的是我们
自己，因为，我
们始终都找不
到野人的答案。
难道，找不到野
人的答案就悲
哀吗？为什么会
找不到野人的
答案呢？

笔者认为，关于野人的答案
西方人是答不出来的，因为人类
起源的答案他们就答不出来，正
因为西方人对人类的起源没有正
确的答案，他们要回答野人的答
案就更不可能，因为野人与人类
的起源不可分离。而西方关于人
类起源的理论却是错误的。首
先，西方人对人类起源的阶段性
认识就是错的，西方人告诉我
们，能人在前，直立人在后，最后
是智人，可见，西方人根本就不
知道猿人为什么会直立行走，他
们认为，智力在前才知道直立行
走，而恰恰相反，直立行走是猿
人在树栖活动中自然地使用树枝
条即木棒，根本与智力无多大的
关联，人的智力是在制作工具中
获得的。所以，是先有直立，才有
能人，才有智人。其次，西方人知
道进化却不知道进化机制，因为
所有的运动即演化都是有规律，
有其机制的，而西方从来都是告
诉我们“自然选择”四个字，这原
本也是达尔文时代的产物，也是
无可非议的，可是，如果你问西
方人：“人为什么无毛？”“人为什
么没有尾巴？”他的回答不是“自
然选择”就是“基因突变”，这是
答案吗？不知道进化机制就不会
知道人类的起源，也就不会知道
野人的答案。
还有，我们中国人有极强的

好奇心，对科学如此的执著，但世
界科学的话语权却在西方，我们
不停地去找野人，虽然找到野人
的可能性极其微小，就是我们找
到了野人，没有西方人的认定，绝
不会有高价值，我们的悲哀就在
这里：论文只有在西方的名刊上
发表了才能振臂高呼，论据只有
引用了西方的才能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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